
我的见证
徐沙

[bookmark: _GoBack]我是徐沙，1952年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普通家庭。我的爷爷是清末年代的一个医生和私塾老师，英年早逝。为了生计，我的父亲童年9岁时就去拜师作木工学徒，离乡背井漂泊于江湖。我的母亲是浙江一个渔村贫苦人家的女儿，小时候随小渔船经杭州湾捕鱼到上海，经人介绍和我爸爸组成了家庭。一生的颠簸，一生的苦劳，使他们具有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的品格，也使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宿命论的观点，拜天拜地拜上苍，虔诚而恭敬。我的上一辈的观念、性格也深深影响着我，我的初期的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是复制了上一代的观念，只不过我的命运比他们要好，学到的文化知识更多，我们这一代知道了宿命论的局限性，知道了人的命运的可控性，知道了人应该顺天而动顺时而动的道理。我把这一阶段我的认知称为原始阶段。平心而论，这一阶段，我的吃苦耐劳、诚实敦厚、敬畏天地、助人为乐以及“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朴素传统的认知带动着我的人格全面完善，也带动着我的事业不断上升，我成了一个热烈拥抱社会，社会也张臂欢迎我的幸运儿。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我小时候最大的记忆是饿，有三年自然灾害饿昏过去的经历。其次是穷，落后，人朝黄土背靠天，没有机械化，我12岁就挑90斤的重量，17岁挑120斤走4里路去交公粮。在农村干活我经历过九死一生，和我同村同组劳动的4个小青年都没有逃过灾难，年纪轻轻被天灾人祸分别夺去了生命。我的命运垂怜我，厚待我，我不但没有被天灾人祸所击倒，反而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坦途。先是被选为县里的“土记者”，给我打下了采访、写稿、了解社会的基础，我的文章经常在广播里播出，朋友也越来越多。其次我幸运地在2000多名写作高手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班的21名学生之一。再其次是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了浙江省京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这一路走来，我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重点磨炼了自己的性格，初步形成了努力上进、不甘人后的人生观，遗憾的是我那时还没有神的概念，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有基督教这一说。但回过头来想想，那也是神对我的一种预备，让我在幼年起就经历各种磨炼和困难，以考验我的素养和本质，为今天的信主打下基础。
我的第二阶段，是观念的积累和反思阶段。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以新鲜的目光看待世界，不断吸收新的养料。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不断的刷新和更正。这期间我在事业有成的同时，也遇到很多精神层面的苦恼，我写过民族英雄，平民英雄的剧本，却发现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直绕不过人治而且是极其落后经常违天理逆潮流的人治的怪圈。我也写过清官和有良知的父母官的题材，却发现我们庞大的官僚体系，在掌握和消耗掉劳动人民创造的国家巨额财富的同时，越来越缺少自律和敬畏，为所欲为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还曾经前后写过100多集反映百姓生活的电视专题片在浙江电视台播出，从中看到了不少的人间悲剧，在彰显种种制度缺陷的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无论哪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约束，没有一种敬仰，没有一种敬畏，到底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2008年起，我参加了一个浙江省举办的全国运动会组委会，我担任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负责人，由将近1万人参加我们的开闭幕式，所以我天天忙碌不堪，在极尽繁华的背后，我看到了追求形式主义，人为制造浮华盛世的种种弊端。我由此不断地在追问，试图解开我以及其他许多有识之士共同面临的这一系列迷局，可惜我当时还没有认识神、耶稣和圣经，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我只知道在科学、民主、自由、选举制、议会制等等这些表象上找答案，一度非常赞同普世价值，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但我在推论的过程中，发现虽然这些西方式的理念在现时代有先进的一面，有不可替代的引领性，但这些理念本身还具有很多不可操作性和人为因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打开新的思路，找到另外一种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2016年，机缘凑巧，我和我妻子移民来到了美国，客观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我在主动和被动接受美国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每天接受着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美国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这对于我的信仰的最终形成，我的终极目标的最终确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称之为我的第三阶段——从启蒙到形成阶段。是的，你没有看错，是启蒙，这是因为我在基督教的认知上一直是一张白纸，我的经历，我的社交圈子，我的兴趣点，以前还来不及进入基督的世界，既没有这方面的基础，也没有欣然接受的思想准备。我是从知道圣经、知道基督教的第一步开始接受启蒙的。那是2016年的秋天，我们带着一种新鲜感生平第一次进入教堂，仅仅半天的主日活动，就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我们聆听了陈可燕牧师、承国、凯蒂牧师、彭牧师等的讲道，牧师们深入浅出的演讲，亲切和蔼的态度，认真严谨的学风，让我们如沐春风，得益非浅。而主日会上，那种庄严和神圣，那种热烈和静好，主日会下，兄弟姐妹们久别重逢式的亲热，真诚的礼待，让我们有一种宾至如归如见亲人的感觉。学习使我对基督教有了粗浅的了解，我的第一个转变是，我从心里肯定了基督教存在的积极意义，肯定了这一教派与众不同的积极意义。但我得承认，我对圣经的学习还有很多的盲点，关于罪与非罪，关于善恶报应，关于世界乃至宇宙的形成，关于末日理论等等，我都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有些是不明确，有些是不理解，有些是不接受，由于这些一知半解的问题的存在，我一度把圣经的学习置放在文化这个角度，觉得圣经本身的文化、历史、考古、地理、人文等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就足以让自己穷其一生的精力。但就是在我以纯文化的角度看待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中的教化、隐喻、醒世、警惩的成分在潜移默化着阅读它的每一个读者，我无法绕过对圣经本身的情感因素和主观色彩，于是我再一次同步进行主日学习，对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促成了我的第二个思想转变：那就是承认基督教教义教规的合理性和圣经严密的逻辑性。尽管圣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尽管它描述的地理风貌、人文世故、社会架构起了变化，甚至它的文字表达，语言形态都有了改变，但是它所构建的社会框架，价值体系，以及未来世界的憧憬蓝图，已经具有了永恒的经典的特质，是坚不可摧、不容置疑的。我这个年纪，已经走人晚年，人过四十而不惑，过了六十，外部世界的困惑不再是我们的难点，只有自己心里的疑惑才是不可承受之重。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有了自己的第三个转变，那就是下决心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教徒，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继续学习，提高修炼，在学习中进步，一直到符合基督教的要求。
我知道，我的这一个决定，对我，对家庭，意义重大，它也许会重新组合我的生活，它也必然会给我带来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将终我一生。但我相信，这是值得的，荣幸的。让我在成为一名基督教会员之际，为尊敬的陈牧师和兄弟姐妹们献上我深深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引领，我无法找到自己的方向。希望在以后我的教会之路上，有你们温暖的牵手。我也把诗篇最熟悉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和共勉：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侯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